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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概观

张 献 青
（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３）

［摘　要］由于黄河三角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审美特征
的民间文学。神灵福祉、超拔梦幻的神话传说，抑恶扬善、启智开慧的民间故事，具有朗朗诗韵

和民族风骨的民谣以及具有黄土神韵的民谚，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学风格，并折射

出民间文学的两重性和文化人类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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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河三角洲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勤劳
勇敢善良的劳动人民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也创

造了独特的辉煌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黄河

三角洲民间文学是指黄河三角洲地区广大民众的口

头文学创作，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

民谚等文学样式，既蕴含着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知

识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基于１９８７年滨州、东
营两市文化局和文联大规模的民间文学（传说、故

事、歌谣）三套集成，和后来在各区县的文史资料和

文化局（馆）出版的故事集、歌谣及谚语集中又精选

成册的作品集（时多是内部刊印），以及鸿雁主编的

《黄河三角洲的传说》［１］为主要依据，同时作了一些

民间采风，计５６０余篇、３３０余首，抽取其中带有典
型性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独特的风格特

征、人情风貌和审美特性。

一、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样式风格

由于黄河三角洲独特的地理、地域、环境、移民

等特点，形成了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独特风格。

黄河三角洲是中国著名的三大三角洲之一，又是最

年轻的冲积平原。它拥有古老的土地，也有新淤地。

南依长白山脉，东北濒临渤海，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横

贯腹地，另有小清河、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等河

流相伴相间。因而，山、河、湖、湾，低岗、缓坡、浅洼

构成了这一地域独有的地貌特征。这里的新淤地茫

茫苍苍，同时成为过去避难、拓荒的人们的理想场

所，加之胜利油田的开发与崛起，所以，黄河三角洲

地区的移民较多。于是，形成了多种文化交融、多家

思想交汇的状态。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一如过去

这里的人民，既朴实清朗、粗犷豪爽、聪智幽默、执著

顽强，又简疏朴野、守旧封闭。

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产生了许多神

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可以分为人物传说、地方风

物传说和风俗传说。人物传说又可分为帝王、文化

名人、清官、孝子孝妇、起义英雄等。于是围绕着秦

始皇、姜子牙、孙武、范仲淹、杜受田、董永、孝妇河、

王薄、唐赛尔等人物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关于地

方风物，如果以神话传说的中心意象而言，大致呈现

这样的形态：邹平的“山”，博兴的“湖”，高青的

“湾”，滨城、惠民、利津、垦利的“河”，沾化、无棣的

“海”和“枣”，广饶的“龙”。按类别可分为山川景

物、著名建筑、地名、名优特产等传说，如炉神庙、扳

倒井、秦皇台、海峰塔等建筑物；白龙湾、礼参、黑龙

窝、义和庄等地名；山药、白莲藕、金丝枣等土特产。

地方风俗则围绕着这一区域的婚丧嫁娶、民俗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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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如结婚时大门口放红砖、七月十五放荷灯、二

月二吃蝎豆等。无论是哪一类神话传说，都具有十

足的仙韵灵气，神灵福祉、超拔梦幻。

民间故事，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民间又称为“瞎

话”，是指扎根于民间的生活、幻想、动物故事以及

寓言、笑话等。它不以特定的人、地、事、物为对象，

常以“从前”、“某地”、“有这么一家子”等称谓开

头，具有不确定性。其中生活故事多用巧合、误会、

夸张、猜谜等手法，大多洋溢着乐观欢快的气氛。较

典型的有经商学艺、偷抢绝技、长工财主、巧女呆子、

家庭婚姻、机智人物等。这些故事是非善恶分明，赞

美诚信勤劳智慧，反对懒惰自私愚蠢。幻想故事，则

是故事的主人公的理想不能实现时，借助法术或宝

物的帮助，实现愿望惩罚恶人。《秃尾巴老李》、《荷

花仙子》、《狐仙》等较为典型。动物故事或寓言往

往以动物为主人公，但都是拟人化的。一方面表现

动物的习性，如狐狸的狡猾、兔子的聪明、猪的懒惰

等；另一方面主要反映社会现象、世态人情和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如《猫和狗为啥打仗》、《蚯蚓和大虾》

等。民间笑话是民间故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短小精悍、尖锐泼辣，既可“醒人”又可“治疾”。它

可分为揭露讽刺性和幽默戏谑两大类，如《半吊钱

救，一吊钱不救》、《懒老婆》等笑话。在总体上，民

间故事则主要是抑恶扬善、启智开慧，折射着儒、释、

道思想的多层彩光，仁爱宽容、忠孝节义、天人合一、

崇尚自然，种种哲学思想杂糅在一起。

民歌是直抒心声、流传便捷的文学样式。黄河

三角洲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致使人们长期处于物

质和精神的极度压抑状态。物质的贫困可以通过勤

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与天斗与地斗而改变。精

神的家园只有靠自己苦中作乐，于是，人们利用民歌

这种自由奔放的文学形式，寄寓人性之美、意境之

美、入俗之美和飞扬之美，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情趣。

在婚嫁生丧、民俗庆典、劳动游戏中，都随时即兴。

譬如流传广泛的《小白菜》：

小白菜呀，芯儿黄呀／三岁的孩子没有娘啊／没
了亲娘，谁来疼呀／跟着穷爹串四乡啊……

《大辫子甩三甩》：大辫子甩三甩／甩到那米河
崖／娘啊娘部队将要开／……给郎磕个头／起身跟部
队走／我要参军给郎报大仇。

类似的还有《拉纤歌》、《光棍哭妻》、《打夯

歌》、《盘脚盘》等，既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轨

迹又反映了人们的真实心态。

民谣比之民歌更能涉政，更能直接表现时政得

失和人们的利益天平。因而，自然天成、具有朗朗诗

韵的黄河三角洲民谣，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揭皮刺

骨、入木三分，当然也有一种阿 Ｑ似的精神胜利和
精神麻醉。黄河三角洲是齐国故地，尽管没有因袭

齐国的商业文化（据研究考证，齐国的商品经济政

策相当开放），却承继了齐国人民的人文精神和人

格魅力，突出表现在民谣的创作和流传上，具有《齐

风》遗韵，即不屈不挠的铮铮风骨。如《小日本》：

小日本，喝凉水／坐汽车，轧断腿／坐火轮，沉了
底／坐飞机，倒栽葱／摔成泥，变成鬼。

类似的还有《八路军》、《独立营》、《张宗昌坐济

南》等民谣极为流行。

民谚是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创造。黄河三角

洲干旱少雨，所依傍的黄河又是季节河，黄河以北广

大地域是盐碱或半盐碱地。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

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战天斗地，洞察时事，总结了一

套套具有乡民智慧、黄土神韵和乡间幽默的民谚。

有经典的地域时令，如“不怕初一下，就怕初二阴”、

“雪里灯盏，雨里秋千”、“谷雨前后，点瓜种豆”等；

有淳朴的家长里短，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

有千口，主事一人”；也有善意的醒世忠告，如“朋友

三千不多，仇家一个就够”、“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等；还有用鲜明的田园比兴，把民间的睿智慧语，流

畅活泼、幽默风趣地表现出来，如“打是亲，骂是爱，

待要自在加脚踹”、“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

手短”等。

二、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人情风貌

首先表现为广阔的思想内容。有的通过超拔梦

幻的神话传说，表现百姓战天斗地的艰辛、百姓的美

好愿望和疾苦、阶级的对立和官吏的腐败、妇女的悲

惨地位等。有的通过嬉笑怒骂、鞭辟入里的民间故

事，表现百姓的家庭矛盾、爱情婚姻以及性格弱点。

有的通过神采飞扬的民间歌谣，表现百姓的人性美、

风俗美，张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有的通过睿智慧

语的农谚，表现百姓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为人处

世、耕种劳作、人伦物理，应有尽有。从作品的情感

倾向看，有的作品直接倾诉受压抑的痛苦，有的抒写

真挚的恋情，有的寄寓渴望的生活理想等等。正如

钟敬文在其《民间文学概论》中所说：在汪洋无际、

波涛汹涌的民间文学的内容的大海里，有着吸引人

心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它蕴藏和折射着人民的

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

神等崇高思想和珍贵美德。民间文学不仅表现了千

万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也表现了他们永不磨灭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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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人格和崇高品质。这种精神财富，将永远成为我

们各民族成员的思想、品格修养的不竭灵泉！［２］

其次是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１）鲜活生动、
纯朴自然、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民间文学

是在鲜活的大众口语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在讲述故

事、说唱歌谣、总结谚语时，总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

工提炼而成，单纯平易、亲切感人，充满健康的生活

气息。语言的形象性在民间文学里体现得淋漓尽

致，尤其在歌谣谚语里，有时一个字、一个形象的比

喻，一种情态的展露，用当地的生活语言表现出来，

令人拍案叫绝。如民歌《姐儿》：“梳起了两根大辫

子，辫梢搭到腚沟里”、“胸前两朵花骨朵，引来一只

小蜜蜂”、“哥儿两眼如喷火，一劲儿直瞅胸窝窝，姐

儿心里一哆嗦”。谚语：“养起猪，砌起圈，娶起媳妇

管得起饭”、“葫芦爬墙，闺女随娘”、“金窝银窝，不

如自家的草窝”等等。正如李广田先生在《滇谣小

记》中介绍云南的民谣时所说，这种傻里傻气的想

象，看似好笑，实在可爱，这可以作为那种原始性的

最好的代表，这样的歌谣在文化修养很高的人群中

是不会产生的。文化程度高自然产生“高级”的诗

歌，然而大多数高级的诗歌却又容易失于苍白和虚

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鲜泼野的力量。［３］２０２黄河三

角洲民间文学这些看似傻里傻气的乡俚俗语，实则

奇思妙想，字字珠玑，闪耀着艺术的灵气和光辉。

（２）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所描绘的形象和典型性
格。它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景象，都与黄河

三角洲民间百姓的生活密切相联。无论是神话传

说、故事歌谣，还是曲词谚语，都深深扎根于朴实的

生活基础。譬如围绕着当地的地理物候特点，产生

了“山、河、湖、湾”的神话传说，广袤平原和新淤地

等自然风光，以及充满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乡野民间，

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尤其在叙事类作品中，基

于活生生的现实，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

人物形象，描绘了美丽动人的自然风俗画，寄托着人

们的信念、理想和愿望。这些人物形象有典型，也有

类型，有褒扬崇敬的，也有鞭挞讽刺的。有光明磊

落、高风亮节的文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孝感天地的董永，有惩恶扬

善、为民做主的清官，有贪婪枉法的财主、县官，有抵

抗压迫、灾难的英雄，也有聪慧孝顺和愚笨尖酸的媳

妇、女婿，有民间智者、能工巧匠、神医和智慧超人，

有滑稽可笑、憨态可掬的老实人，也有令人唾弃的后

妈、恶婆婆等等。离开了这些实在的生活人物，也就

无从产生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

最后是独特的艺术风格。民间那些“不识字的

作家”，不懂得什么创作技法，更不懂得什么主义，

只是从生活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随心而出，随口

而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矫饰、无做作、无卖弄。

他们的生活是简朴的、实在的、健康的，他们的态度

是乐观的、向上的、充满幻想的。所以，他们创作的

文学是简约的、粗疏的、清朗的、凝练的、刚健的，也

是幽默的、谐谑的。这一切都与黄河三角洲民间百

姓独特的生活、心理和审美情趣息息相通，是人与自

然和谐互动的美学品格。

三、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审美特征

真、善、美在民间，亦在民间文学中。在像空气

一样普通、像黄土一样朴素的民间，真、善、美和谐地

潜蕴着。这里的真、善、美，没有矫饰、没有雕琢，原

生态存在着，稍加留意就会让人叹为观止。黄河三

角洲民间文学以民间百姓为审美主体，体现了人们

追求真善美的审美趣味和价值。

真，在黄河三角洲民间的存在形式是朴素的、粗

野的，表现在行为方式上，绝少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而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它通过民间百姓特有的文

学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具有朗朗诗韵的民间歌谣

《抗战杀奸》：

鬼子兵，杀人强奸／汉奸队，抢粮逼捐／赵三营，
作恶多端／县区长，地皮刮干／乡村长，白面大烟／老
百姓，叫苦连天／寻活路，抗战杀奸。

《坷垃》：是块坷垃就绊脚／是个蚂蚱就咬草／谁
要欺负老百姓／早晚准不得好报。

这类歌谣不加雕饰，自然天成，真切率直。李广

田先生曾高度评价民歌，它们有所颂美，出自衷心，

是诚人籁，亦属天籁，天籁自鸣，直抒己志，风行水

上，自然成文，自非文人学者之浮想肤辞所可比拟。

古人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说风出谣口，真诗

只在民间，正是这个道理。［３］２２１从黄河三角洲民间歌

谣可以体会到独特的真情诗意和由方言土语构筑而

成的乡音诗韵，田园比兴，意味深醇。

民间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摒

弃它的轮回的唯心主义色彩，从事物发展的因果联

系来讲，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善恶分明，行善成

佛，行恶成鬼，形成了不成文法的道德戒律，在规范

着人间秩序。让人惊讶于非法律制约的伟力，由此

思考法治与德治的现实意义。黄河流域民风淳朴、

民性善良、民心真诚，黄河三角洲地区更是仁善有

加、慈悲为怀、博爱为先，具有儒、释、道精神的精髓。

主要体现在劝善惩恶的民间故事中，如围绕着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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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系列近似“洪水神话”的故事，大致都是洪

水到来，人与动物一起逃生，贪婪者只顾自己不顾其

他，善良者珍惜生命救助动物。事件平定后，贪婪者

一生坎坷，善良者飞黄腾达。还有一些身处贫寒却

孝敬老人、对人诚实善良的故事，大致都是“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结局。

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黄河三角洲民

间百姓在生活和实践中，创造了种种憨态可掬的淳

朴的美：人伦和谐、天人合一、自由自在、生命繁荣、

生活实用等。但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与的

客观事物，而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向着可能性发

展。于是就有了民间文学中的超拔现实的充满神灵

福祉的梦幻之美，有抑恶扬善、启智开慧的道德之

美，有精神家园的人性美、人情美、意境美和民俗美，

有自然天成的慷慨诗韵之美，有充满乡间野趣的谐

谑之美，还有洋溢着黄土神韵的智慧美等等。从这

个意义上讲，人民大众都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创造了

生活的美，创造了文化。

由于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

的创作，因而审美情趣也以诙谐灵动的趣味为主。

俗话说的“无丑不成戏，无噱不成书”即是，而在民

间往往是普通的戏剧人物和事件。透过“戏剧”的

表层，可以看到，这种谐趣是民间特有的，是百姓观

察世相人情的一种独特心态，是一种苦中作乐、自娱

自慰的方式。尤其在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歌谣、谚语

中表现突出。其中大量吸收了民间流行的俏皮话、

歇后语甚至荤话色语。如“男是耙子女是筐，要看

会装不会装”、“光着腚推磨———不怕一遭遭丢人”、

“蚂蚱头包包子———光嘴”等等。这种民间语言，具

有一种被质朴稍稍遮罩了的精到和刻意，一种令人

痛快击节的简洁，在描摹情态、刻画人物、叙事状物

等方面发挥着独到的艺术效果，神态毕现，栩栩如

生。令人或捧腹或莞尔，或含泪或开怀。文人骚客

有他们的文才雅趣，平民百姓自有乡趣俚乐，乐趣相

生，豁达明朗，是别一种美致。

一言以蔽之，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是浩瀚的

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本身又是文

化载体。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的自发形式，是

可以倾吐悲欢情怀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

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蕴藏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蓄积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反

映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沧海桑田、生活轨迹，折射着劳

动人民的情感心路、酸甜苦辣，具有独特的美学价

值、人文价值、文学价值以及人类文化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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